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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涛

章名涛（1907~1985），中国电机工程界

著名学者、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

浙江鄞县。1927年获英国纽加索大学阿姆斯

特朗（Armstrong College, Newcastle 

University）学士学位。1929年获英国曼彻

斯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受聘为清华

大学教授，参与筹建电机系。后长期担任清

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从事电机工程方面的

教学与科研。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提出

和不断完善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办学和科研方

向，坚持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发展学科

配置。1964年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电机

学》，为培养电机专门人才和发展我国电机事

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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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泰斗章名涛：哲人已逝，言犹在耳
○ 紫苑学会·李婧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这是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1951年毕业于清华电机

系）在参加电机系60周年系庆时为纪念电机系老教授所写的一句话。他还题写了“为学与为人”五个

大字，并提到“为学与为人”的来源：“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

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

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章名涛，一个在中国电机学科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是一位被称为“机电泰斗”的大学者，也

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他不仅在学术上孜孜不倦，更是以自己严谨清正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的学子晚辈。

青年坎坷——报国志难伸

1907年7月23日，章名涛出生在

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的一个商人家

庭。六岁时进入北京虎坊桥小学读

书，自幼刻苦认真，成绩优异。一年

级时，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毕业后，为了能够考取上海圣约翰中

学，又到上海读了一年小学。13岁

时，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圣约翰

中学。

在这期间，“五四”爱国运动

爆发。新思潮迅速涌入中国，“民主

科学”、“实业救国”、“科学救

国”、“教育救国”等口号在青年学

生之中广泛传播，这些新思想猛烈地

撞击着少年章名涛的心灵。

1924年，怀揣着“科学救国”

的 思 想 ， 章 名 涛 远 涉 重 洋 到 了 法

国，之后又辗转到了英国纽加索大

学（Newcastle University），攻读电机

工程。

然而，章名涛在英国的求学生

活并不顺利。那时的他年龄小，个子

小，又是中国人，常常遭到歧视。上

课时，章名涛常常只能坐在最后一

排，看不清黑板，无法听清老师的讲

课内容。但是，他并不灰心，心里暗

暗立志要努力学习，为中国人争一口

气，一定要超过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等

的洋人。上课听不清楚，他就到图书

馆自学，把老师上课点到的题目重

新做一遍，并且在课外阅读大量的书

籍，其阅读量远远超过了老师的要求

范围。三载苦读，为他的电机理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贵的是，这时的

他就已经了解到理论根植于实践，两

者密不可分的道理，这对他后期的教

学方向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他以

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工程科学学

士学位。	

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特发给他

可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明。毕业以

后，章名涛到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

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

业大学夜校学习。他一边实习，一

边完成了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

的科学论文，于1929年获硕士学

位。1929年秋，他又到林肯柴油机

厂实习，同时准备继续深造，攻读

博士学位。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

了父亲病重的噩耗，章名涛匆匆放

下国外的学业，奔回国内。

回国后，章名涛先是在浙江大学

担任教职，后几经周折，于1932年

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之邀来

到清华园任教，参与筹建清华大学电

章名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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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并任电机系教授。满腹的才学

在这里找到了施展的舞台，章名涛埋

头做学问，潜心教书。1934年，他

和顾毓琇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

机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批

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清华一

起迁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直至

1945年抗战结束。

抗战胜利后，清华师生复原北

上。但因交通困难，师生只得分批返

回。章名涛没能赶上首批返校，短期

难以成行，便找到在英国学习时的同

学，请他们相助早回内地。而令他意

外的是，朋友们介绍他去上海接收电

车公司。

章名涛从中学时代起就立志要振

兴中国的电气事业，在昆明任教时，

曾研究过电气铁路，写出过《中国电

气铁道刍议》。他认为在人口稠密区

使用蒸汽机车噪声大、煤烟多、污染

环境，应该逐步淘汰，代之以电气铁

路。虽然上海电车公司的这份工作并

不是他心目中最期待的教学工作，但

这正好可以让他去实践自己改良铁路

的主张。章名涛接受了朋友的安排，

多次从虹口到江湾一带做实地考察，

并作了线路设计。然而，正当他雄心

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国民政

府却下令将电车公司交给了英国人，

只让他筹备恢复上海市的公共汽车。

当时抗战刚胜利，公共汽车资源很稀

缺，章名涛就将军用卡车改造为公共

汽车。在他的带领组织下，很快上海

市的马路上就出现了多辆这种“改造

式”的公共汽车。但是，为改造铁路

而来的章名涛却阴差阳错地做起了公

章名涛在家中指导青年教师学习英语

章名涛笔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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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汽车的改造工作，他的电气铁路计

划也被束之高阁无法实现。

眼看着自己重归铁路改造工作岗

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章名涛心里充

满了遗憾。英雄无用武之地，该何去

何从？

钟情教育——园丁意难忘

在上海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工

作困难重重，难有作为。直到这时，

他才彻底认识到：过去自己追求的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实际只

是空想，没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

权，这些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章名涛

的学生劝他赶快离开上海，北上到清

华任教。能重回三尺讲台，章名涛欣

然接受，但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这

次回到清华，一待就是一辈子。在他

后半生的时光里，他与清华的情缘终

究是解不开了。清华给予章名涛一个

安定的实现理想的平台，而在章名涛

的精心呵护下，清华的机电（电机）

专业也蓬勃生长。事实上，从章名涛

1930年到1985年去世这55年，除了

刚回国时在浙江大学等处短暂的停留

和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驻守外，近50

年的时光都是以一位清华大学电机系

教授的身份走过的。日益发展的电机

系和遍布天下的电机学子，便是他在

清华留下的光辉印迹。

章名涛在教学方法上的造诣一直

为电机系的师生所敬佩。章名涛25

岁到清华当教授时，还是系里七位教

授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一位。考

虑到他经验可能不足，系里面只让他

负责教授外系的电工原理、微分方程

等课程。章名涛也接受系里的安排，

认真教授这些课程。不过，一次偶然

的代课经历让这位年轻的教师闯出了

名堂。当时，系里面有一门让大批学

生“折戟”的“难关”课——交流

电机学，同学们提起这门课都头痛不

已。有一次，这门课无人讲，而学校

恰巧安排他来代课。出人意料的是，

章名涛把这门课教得深入浅出，概念

清楚，把这个全系学生都害怕的“老

虎课”（当时学生这样称这门课）漂

亮地征服了。从此，他在系内名声大

振，也逐渐得到了器重，先后教授电

工原理、微分方程、直流电机、交流

电机、电机设计及制造、电机电磁场

等十几门课。

1941届清华电机系毕业生、仪器

仪表和计量测试专家唐统一先生在读

大三时，正值西南联大时期。他听过

章老一学期的课。据他回忆：听课的

教室在一个像是戏台的二层楼，章先

生个头不高，面相老成，总是把白衬

衫袖口挽起来露在外面，看上去干净

利落，文文雅雅的。每每上课，章先

生都早早来到教室，做好讲课的准备

工作后，章先生就下到一楼，在通往

二楼的楼梯口处散步，对来上课的每

个学生都打招呼，好像在迎接他们上

课一样。课堂上，章先生非常专注，

话语不多，板书量很大，但十分有条

理，即便是很长的公式，章先生也像

是计算好了似的，很长的公式肯定也

会在一行内写完，而绝不会拐到下一

行去留个尾巴。

在西南联大时期，章名涛的板书

是出了名的整齐。一些并非选他课的

学生，下课后也要跑到他的教室里观

摩一下他的板书。1946年毕业于西南

联大电机系的著名电子科学家童诗白

教授在回忆往事时曾说过：“我虽然

没听过章先生讲课，但章先生的板书

我是亲眼目睹过的。章先生这种一丝

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以后的教

学影响很大。”

除了对板书等教学手段的精雕细

琢外，章名涛对学生们的引导和教诲

也是极令人称赞的。据电机系朱东起

教授回忆，当年他向章名涛请教一个

《电机学》中的问题：“电机绕组的

绕组系数为什么有的谐波系数计算出

来是负的，物理概念上如何解释？”

几天后，章名涛交给了朱东起一沓

稿纸，说：“你的问题我都写在上

面了，你自己看吧！”朱东起打开稿

纸一看，章名涛在四页稿纸上写得工

工整整，数学推导详细严密，深入浅

出地讲明了问题的来龙去脉。朱东起

教授感慨：“一位教授，中科院学部

常委，电机权威，对待一个普通学生

的问题竟能如此的尽心尽责，这种榜

样的教育影响了我此后一生的教学工

作。”

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是章名涛

胸中饱蘸知识的外在体现。章名涛自

幼酷爱读书，即使在生活极其清苦的

联大时期仍然坚持购买书籍、订阅杂

志。他每天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

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

卷。解放后，清华的校领导在向学生

介绍清华的学风时曾说：“联大图书

馆的书，别人没看过的，章名涛先生

几乎都翻阅过。”正因为章名涛大量

读书、认真读书，他才能为学生开出

十几门有份量的课，而且能把很难的

课程讲得让学生们易于接受。

在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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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涛不忘在教学实践中改进教学体

系，加强各方面的软硬件建设。

1952年，章名涛到苏联进行经验

交流。在看到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时，

他很赞成在加强基础理论课的同时，

加强学校与工厂的联系，增加生产实

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

节，以期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

设计、制造、安装的工程师”。

章名涛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也是

非常认真严格的，他主张青年教师从

基本功训练做起。1961年，清华大

学电机系举办了实验基本训练讲座，

有25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

在开始前，章老亲自动员，对参训人

员讲明培训的目的是加强青年教师

和研究生的基本训练，掌握进行实验

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方法，以解除大家

的心理负担。然后请水平较高、富有

经验的教师主讲有关电工、电子各种

仪器的性能和实验操作、数据分析等

问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仅需要听

课，还必须严格按照要求从头到尾做

好各个实验，并在下一个学期实际指

导学生，然后做出总结。

这些讲座内容和交流经验的总

结，便是日后电机系各实验室的实验

规范和实验室守则的前身。直到现

在，每届新生在开始实验之前，还都

会认真阅读这些前辈们积累下来的宝

贵经验。

除了这些，章名涛还很重视中国

自己的教材建设。上世纪50年代他曾

参加翻译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电力

机械》和《电机结构》等书。这些书

虽然对当时的教学起了重要作用，可

是并不符合中国的特点。为了保证教

学质量，他在自己多年教学体会和科

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与教研组

教师一起编写了《电机学》讲义，先

在校内试行使用，反复修改。在此基

础上，1964年由他主持编写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第一部《电机学》（上、下

册）教科书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得到了国内外的赞誉，在国内各高

等学校和电机工程技术界广泛使用。

从1964至1977年间，此书印数达31

万多册。他还编写了《电机设计》、

《电机的电磁场》等专业教材，为培

养中国自己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不难想象，在以章名涛为代表的

这样一批专注于教书育人的学者们的

努力下，中国的电机学人才一批又一

批地成长了起来，并走到了祖国建设

的岗位上，撑起了国家建设的重担。

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由最初设立时的

电力和电讯两个组，逐步发展成为方

向多样、学科完善的院系。

夕阳晚照——老骥心难已

1978年后，章名涛预感到科学的

春天又来临了。虽然他已年逾七旬，

病魔缠身，但他还一直关心着电机、

电工技术界的学术活动，还是想到要

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人民，分别

担任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顾问及中国

电工技术学会顾问。

当时许多中年教师学习英语的

热情很高，他得知后主动提出为教师

讲英语口语。从1979年开始到1982

年，先后有十几名中年教师在他家

中学习英语。章名涛本来很熟悉英语

的发音，但由于年迈多病，有时候发

音不够标准。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给

前来补习英语的后生晚辈们最好的英

语教学，他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

反复琢磨要讲的内容。有了他的用心

准备，加上对这些教师的严格指导要

求，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都有了不同

程度的提高。	

渐入高龄的章名涛似乎感觉到

自己要抓紧时间将自己的学识留给后

人，坐在轮椅里仍然不忘把国外的先

进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的科学工作

者。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人，为祖国

的四化建设发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是章老晚年最大的夙愿。

《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

（英文版）一书于1977年在国外问

世，是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第一本

专著。章名涛和电机教研组中年教

师俞鑫昌副教授合作，在1979年2月

将其译成中文。这个中译本对从事电

机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的人员有着重

要的参考价值。全书300多页，近30

万字。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全书众

多公式都重新作了仔细的、严格的推

导，不但翻译了该书，还改正了书中

313处错误。而其中70％都是原公式1981 年清华大学 70 周年校庆时，章名涛（中）为无线电电子学系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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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导过程中的错误。此外，对原著

中表述含混和概念错误的地方，他们

也都一一作了校订，并如实地把错误

列在译者注中，以便读者对照原书和

译本自行做出判断。细节之处，足见

章名涛严谨的作风。	

《电机的电磁场》一书曾是他

1965年为研究生讲课的讲义。当他

准备公开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

始了，刚修改一半的稿件被毁，让

章名涛痛心不已。但他在头脑中没

有一天不在继续修改书稿。“文革”	

结束后，他立即和他的学生、现山东

工业大学副教授肖如鸿一起着手整理

书稿。

此时章名涛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

糕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两小

时，但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逐字逐

句地修改文稿。他的夫人看到他累得

满头大汗，右手抖得难以写出完整的

字，心疼地劝他休息，他却说：“我

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干的事情还很

多，如不能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那

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在师徒二人的努力下，《电机

的电磁场》这本近50万字的编著终

于修改完毕，交付出版社。可惜章名

涛却没来得及看到此书的出版，便离

开了人世。这本书于1988年正式出

版，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对国际科

研成果的总结，还包含了章名涛及其

指导下的研究生的有关研究成果。时

至今日，仍然对电机领域的师生有参

考价值。	

章名涛始终把改变中国电气事业

的落后面貌视为己任。早年负笈海外，

壮年培育英才，还曾参加周恩来总理主

持的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的工作，为发展电气事业孜孜不倦地努

力。到了晚年，他已经不能亲自参加政

协会议，但仍然坚持写出提案，建议中

国生产电动自行车、充电式公共汽车。

政协采纳了他的意见，委托上海自行车

厂进行试生产。当老人家看到《北京科

技日报》登载了电动自行车试生产的消

息，激动得热泪盈眶。	

1985年1月9日，章名涛先生在

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机电泰斗

陨落，科学界惋惜不已。纵观章老一

生，有坎坷，有低落，有奋进，有高

歌。起伏而充实，但不改的是这位老

人严谨清正的精神，为学为人，堪称

楷模。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今年恰

逢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80周年，

八十载弦歌不辍，章老是电机系发

展的奠基人和见证者。抚今追昔，

重温为学与为人的教诲，便是对章

老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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